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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调查等；也涉及很多中外著名学者，

如罗素、高本汉、蔡元培、梁启超、王国

维、陈寅恪、梅贻琦、胡适、任鸿隽、丁

文江、刘半农、蒋梦麟、傅斯年等。这些照

片赵先生自己是非常珍视的，所以1937年抗

战爆发中研院南迁时，赵先生把日记和照片

寄给了在美国的朋友保管，这批珍贵的资

料才得以免遭战火而保留下来。感谢本书

的编者赵新那先生、黄家林先生，在他们

多年不懈的努力之下，这些资料终于整理完

成，与读者见面，这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

新那先生，她已年过九十六，没有她坚韧

的意志和精神，这部影记是很难完成的。

本书即将付梓，编者希望我为本书作

序，这在我是义不容辞的。因为赵元任先

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我作

为今天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有责任为

表彰清华国学院的前贤尽力。而且本书

编者赵新那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

特别顾问，黄家林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

究院的特聘研究员，他们所完成的这一工

作，不仅是他们自己多年努力的成果，亦

为本院的重要研究成果。所以，我不揣简

陋，对赵元任先生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对

本书作为影记的意义，向广大读者作一介

绍，以使大家了解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

赵元任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骄

傲，是清华的骄傲，是中国学术的骄傲。

我们期待，中国学者将继承和发扬赵

元任先生的学术精神，为中国学术的卓越

发展而不懈努力。

2019年12月30日于清华学堂

许孔时——为“软件”起名字的人
○胡珉琦 

他是中国软件事业的先驱者和开拓

者。他是最早把编译系统引进国内的计

算机专家。将“software”一词译为“软

件”，是他的杰作。

他是许孔时，在中国计算机软件领

许
孔
时
学
长

域，这是一个不容忘却的名字。可即便在网

络时代，许孔时的个人资料也是寥寥无几。

软件是计算机的灵魂，而数学是软件

的基础。许孔时1948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

学数学系学习，三尺讲台上，站着的是赵

访熊、王竹溪、段学复、闵嗣鹤、周培

源、华罗庚、吴新谋、胡祖炽等大师。

70年过去，许孔时曾向中国计算机史

研究学者徐祖哲忆起，他大一时，在清华

学堂的101大教室听赵访熊讲微积分，那

个教室最大，窗户很敞亮，走进学堂古朴

厚重的大门，轻轻踩过颤悠悠的地板，有

一种腾飞的感觉。直到他白手起家，撑起

初创期的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那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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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给了他足够的底气，那是来自大师们的

学识滋养和人格浸润。

就在过去的2021年9月28日，软件所

失去了这位91岁的创所所长，但他的为人

已经根植在了一代又一代软件所人的心

里。他的虚怀若谷、无为而治；他的慷慨

以授、无我而行；他的宁静淡泊、纷华不

染……

“什么条件都有了，研究就晚了”

改革开放前，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与

外界隔绝，中国的计算机技术远远落后于

世界水平。为了打开对外往来的通道，

1972年夏天，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的许孔时和黄德金、张修

一起访问加拿大。回国后，他们在递交的

报告中，将“software”一词译为了“软

件”。此后几年，国内不断有“发展软件

技术和理论”的议论，但一直未有重大举

措。直到1980年，德国数学和数据处理研

究中心（GMD）主席克吕克贝格率团来

访中国，他强烈建议中国下功夫发展软件

并出口。因为软件研制，不但可以发展软

件技术本身，还会对经济发展起到强有力

的促进作用。

没过多久，许孔时受中科院委派，随

团一起访问了GMD的总部和下属的多个

研究所，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调研，更坚

定了软件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置。

此后两年多，原国家科委、原电子工业

部、中科院组织了多次座谈会，对发展计

算机软件事业做出规划，成立软件研究机

构的事宜也在讨论之列。

至此，我国计算机软件事业进行了长

达十余年的规划、布局，而许孔时全程见

证了这一过程。1983年，中科院向原国家

科委申请组建软件所。两年后的3月1日，

开始启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印

章，标志着软件所正式成立。

作为软件所的创立者和奠基者，许孔

时白手起家，历尽艰辛。

过去，中科院成立新的科研机构时，

总是先搞基本建设——报计划、申请经

费、征地、设计、施工、验收，往往需要

数年。同时，调干部、设立机关各部门、

购置办公设备和科研器材等，还需要很大

一笔资金。而软件所从计算所“独立”出

来，筹备期间没有土地，基本建设问题无

法解决。44万元经费和两台16位微型计算

机，就是研究所第一年的全部资产。

“为什么要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从

计算所分离出来？”多年后，许孔时屡次被

问到这个问题。“什么条件都有了，研究

就晚了。”没有人比许孔时更清楚，中国

的软件事业需要奋起直追，发展要更快一

些，步伐要更大一些。为此，他喊出了“物

尽其用，人尽其才”“各尽所能，各得其

所”的口号，凭一己之力，协调各种资源。

在老同事的印象中，他总是能四两拨

千斤地化解各种矛盾，让大家安心投入工

作。“老所长关心我们的疾苦，很有人情

味。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即使面临巨大的
1951 年清华大学数学系师生在科学馆

前合影，前排左 2为许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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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他也从来不讲违心的话。”软件所

高级工程师杨均说。如此，一帮研究人员

才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吃苦创业。

许孔时担任软件所所长一职近十年，

其间在组建人才队伍、规划研究方向、制

定政策措施、改革运行体制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领导全所科研人员完成数十项国

家重大重点科研任务，为软件所未来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没资格参评院士”

在软件所，大家更喜欢称呼许孔时为

“老许”。老许一向温文尔雅，是出了名

的好脾气。有一次，时任中国中文信息学

会秘书长的曹右琦刚推开办公室的门，就

听到楼道里有人大声“批评”老许，心里

一阵惊颤。

“我是恨铁不成钢。老许是清华大学

的高材生、华罗庚的弟子，应该是能做很

多事情的。”但老许把时间都用来干科研

管理了，不再专研业务，让一位心直口快

的资深科学家非常不满。“你们不用来宽

慰我，他说的话也有对的成分。”老许没

有丝毫的不快。

不止一个人对老许作为科学家的转型

感到惋惜。可处在时代的湍流里，使命重

于选择。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担当。对

老许而言，承载他学术理想的，不是他自

己，而是整个软件研究发展。

软件所创立初期，就拥有计算机界大

名鼎鼎的胡世华、唐稚松、董韫美、周巢

尘，底下还有一批精兵强将。为了尽快扩

大研究力量，老许还从美国、英国引进了

多位海归人才。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又

性格迥异，在当时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的

软件所，能心无旁骛，扎下根来，多亏了

老许这根“定海神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科研

机构集体响应国家号召，面向国民经济主战

场。为了创效益，研究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要顺应潮流，给国家创造效益，

也要顶住一些过分的风气，保住基础研

究。”老许提出，软件所要“稳住一头、

放开一片”。他不但不给基础研究室压

力，还向全所宣布：“谁也不许给基础研

究室气受。”当时看来也许不合时宜，但

今天没有人会否认，基础研究是软件所的

立所之本。

为了发展基础研究，老许一心为科研

人员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自由

空间。“什么观点、什么流派，老许都充

分尊重，从不打压。哪怕这个研究方向只

有一个人感兴趣，他也支持他独立去做，

不用归谁管。”曹右琦说。

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土壤，软件所很

快着手筹备组建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事实证明，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是软件所发展历程中极为关键的一项战

略部署，至今都是国内计算机科学和软件

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老许的带领下，一批软件科研人才

1981 年许孔时（左 3）访问德国数学和数

据处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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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中国计算机软件科学的舞台。作为一

所之长，他对自己却只字不提。

软件所第二任所长冯玉琳和老许共事

多年，从未红过脸，唯一一次冲突发生在

1994年。所里决定推荐老许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候选人，还先斩后奏，把材料报到了

中科院。后来消息“泄露”，老许气呼

呼地找到冯玉琳，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告诉你了，这个事不就办不成了吗？”

冯玉琳无奈地说。所里无人不知，老许是

谦谦君子，是决不会同意申报的。

“我没资格参评院士。老冯，你今

天不把材料撤回来，我就坐在这儿不走

了。”冯玉琳从未见老许发过那么大的脾

气，除了派人把材料撤回，毫无办法。老

许不事张扬、不随波逐流，同事们耳濡目

染，也塑造了研究所独特的气质。冯玉琳

认为，软件所人不高调、不跟风，大家都

是踏踏实实，一心只扑在科研上。

“老许的为人没法挑”

老许离开一线工作岗位25年，影响依

然存在，新来的年轻人即使没见过他本

人，也多少听过他的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老许经常出访外国。

当时，出国人员能领到一些津贴，是一笔

不小的收入，但老许的津贴几乎没有进过

自己的口袋。他要么买一些需要的书籍杂

志，要么留下来作为一笔工作基金，在

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有的时候就充作党

费。而他自己，却连出国穿的一件大衣都

要向朋友借。老同事都知道他有一件灰色

的风衣，一穿就是十几年。有一回，老许

脱掉外套，露出一件毛衣，从袖口到胳膊

磨出了好多破洞，却还舍不得扔。

有一段时间，老许为了帮助同事学习

英语，掏钱买了“灵格风”唱片和留声

机，利用每天中午和晚上下班前的时间，

让大家边听边学，许多同事的英语都是从

这里起步的。当时，一台留声机要花96块

钱，是一笔“巨款”。

老许记得住当时研究所每一个员工的

生日，很多人都在生日当天收到过老许的

祝福电话，软件所研究员顾毓清就是其中

之一，“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忘了，老许

还记着”。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了很

久。作为一个北京人，老许酷爱京剧，每

当有外国专家来访，他总是自掏腰包请他

们喝茶、看戏。

“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这样的活

动多了，怎么受得了。”同事替他着急，

可老许依旧“我行我素”。

1986年底，还是软件所一名年轻技术

人员的孙四敏调任软件所开发公司总经

理，因为经验不足，吃上了一起官司，让

踉跄起步的公司雪上加霜。“但老许不仅

没有埋怨我，还安慰我说，他家里有一点

祖上留下的古董，如果公司败诉，就把它

们卖了，支持公司办下去，不让所里受损

失。”多年以后，孙四敏为了帮助公司渡

过难关，毫不犹豫拿自己家的房子作了抵

押。因为有老许的榜样在先。

“老许的为人没法挑。”这是同事、

朋友追忆他时提到最多的话。“做一时的

好人容易，难的是任何境遇下，都能做到

始终如一。”软件所研究员孙家昶说，

“老许做人，有他自己的标准。”

老许不在了，然而他为人处世的风范

深深刻在一代又一代软件所人的心上，成

为软件所人永远的精神坐标。

（转自《中国科学报》，2022年2月

24日）


